
20世纪 7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恶
化和欧洲各国绿党的兴起，生态思维进入政治领
域，绿色政治蓬勃发展。尽管绿色政治的理论基础
和政策主张具有较多局限性，但它开启了人类政治
文明的新篇章，对世界影响巨大。从政治伦理的视
角透视绿色政治，对于拓新我国政治伦理学的研究
视野，有着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绿色政治的转向

第一，价值观的转向。近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
价值观在欧洲长期居主流地位。在人类中心主义看
来，人是地球上最有智慧的生物，人类与自然的关
系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世界的中心是人和人类
的利益，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是为人谋求自身利益服
务的。而绿色政治所信奉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认
为，人是自然有机体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发展和
延续取决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良好关系，任何忽视
人类和自然之间良好关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决策，
最终只会导致人类自身陷入生存困境。绿色政治的
倡导者盖亚就说过：“人类只是另一种物种，而不是
这个星球的所有者和管理者。”[1]（P100）科学技术的使

命之一就是在维护人与自然之间良好关系方面发
挥作用。

第二，政治主题的转向。一般说来，强调阶级利
益和阶级斗争是传统政治的主基调。但绿色政治摒
弃了这一主基调而把环境生态化提上了政治议程。
绿色政治认为，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环境问题是制
约社会发展进步、影响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罪魁祸
首，因而解决环境问题应成为当代政治的主基调。
绿色政治的参加者（绿人）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其行
动原则也不是维护各自阶级的利益，而是按生态要
求重新确定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发展目
标，以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

第三，政策主张的转向。作为绿色政治的领导
核心，绿党为实现其价值观制定了一套有异于传统
政治的新政策主张。经济政策方面，强调生态优先
原则，主张按生态理性重新规划经济发展方案，并
提出“不进行不考虑未来的投资”，以稳态经济代替
工业经济，以软技术代替硬技术，并要求取缔生态
危害严重、能源消耗过多的行业。在 2017年德国议
院大选中，绿党还提出了推动新能源交通、发展可
持续农业等计划。社会政策方面，绿党认为小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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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
水平，织密扎牢托底的民生保障网、消除隐患，确保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安定有序。”[2]（P36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假如不能发展经济、
保障民生，假如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人的精神
境界及其道德素质的提升，假如不能不断加强保障
民生的保障，那所谓的民主政治是根基不牢的民主
政治。因此，全面深刻地保障民生是民主政治建设
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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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散化的产业结构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并实现
工作机会的公平。外交政策方面，绿党提出要改变
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方式，减少对这些国家的资
源剥削和掠夺。

第四，政治道路的转向。在绿党看来，传统的阶
级政治已经过时，等级化和官僚化的议会民主又把
广大民众排斥在政治之外，故而绿党需要开辟一条
新路径———发挥新闻媒体的媒介作用，通过“问题”
来动员选民参与选举。20世纪 80年代初，比利时和
德国的绿党通过选举进入地方和全国议会。此后，
众多国家的绿党也先后进入议会。1994年以后，多
国的绿党进入政府参与执政。1998年，德国绿党通
过选举首次成为执政党之一，其领袖菲舍尔担任副
总理兼外交部长。“总起来看就是一个新的政洽标
准，绿色政治学已经提倡了这种标准，这就是那种
既不左，亦非右，而是向着正前方的政治学”[2]。

二、绿色政治的伦理基础

环保责任论。绿色政治以生态优先于经济及技
术理性为政治价值取向，认为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
要充分体现生态关怀，并以是否有益于环境保护为
主旨，以此考量政治过程和每一项决策是否合理，
是否符合人的最大利益。因此，面对日益严重的生
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政府自身不仅应承担生态环境
保护的责任，还应该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设计
强制企业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同时还应该引导公
民开展绿色消费，反对奢侈消费，自觉履行生态公
民的环保责任。但这绝非“把生态优先狭隘地理解
为蚂蚁和艾滋病毒比人类还重要，……而是人类一
切经济技术方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应服从于是否
符合生态要求。”[3]（P216）

直接民主论。在人类历史上，直接民主可以追
溯到古希腊。直接民主是公民大会为最高立法机
关，全体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秉持法律至上。法国启
蒙思想家卢梭也提出过面对面（face-to-face）的
直接民主。绿色政治信奉的就是这样一种民主。其
形式首先是基层民主（又称草根民主），因为“能否
以民主的方式赋予公民实现变革的力量，这就决
定了我们能否把对地球的爱护转化为实际的行
动。”[ 4]（P162）故政府应将权力和管理功能最大限度地
下放到地方和基层，给它们以充分的自治。二是协
商民主，即国家、组织、个人都是平等的政治参与

者，他们面对面协商而形成共识。三是倡导全民公
决，强调重大决策应更多地吸引民间力量参与，必
要时采用全民公决。

社会正义论。社会正义论包含三个层次，首先，
任何个人、社群、民族都有权享受社会报酬和生活
机会，公平获得食物、住所、教育、文化娱乐、医疗和
保健。其次，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以
及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严重污染的行业，这是违背社
会正义的，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承
担更多责任。第三，性别平等，认为两性不平等现象
违背了自然界各物体的平等关系及其与社会的联
系，两性应公正地分配权利、义务和责任。

和平主义论。和平与非暴力原则是绿党和绿色
政治反对战争、反对暴力的基本信条之一。其内涵
是通过非暴力手段消除现存的剥削和污染，其宗旨
是争取一个更为绿色、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绿色运动最激进的目标在于一场非暴力的革命，
以推翻我们污染环境的、掠夺性的、物质主义的工
业社会，代之以一个将使人类与星球和睦相处的新
型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5 ]（P230）在国家层面，和平主
义要求国家遵循政治道德，反对国家暴力。在国际
层面，和平主义反对战争，认为战争在摧毁人类的
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生态灾难，因此，绿色政治反对
军备竞赛、核战争等暴力性手段。总的说来，和平主
义是生态的、民主的和公正的未来社会必然具备的
特征。

整体幸福论。在绿色政治家们看来，资本主义
经济制度把消费看成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认为
通过扩大消费可以带来经济的繁荣和无限增长，人
的幸福也被定义为对高品质物质生活的追求与满
足。但这种幸福观忽略了人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
和价值追求，因而是片面的。绿色政治信奉的则是
整体幸福，它不仅包括人的物质生活的幸福，还包
括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幸福，更包括人的生态幸
福。因为自然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所，人的幸福必须
根植于自然界。只有自然生态永续地处于健康的发
展状态，人类的生命也才能永续地处于健康发展的
状态，人类才能获得更为深刻的、完满的幸福。

三、绿色政治对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
的启示

绿色政治开创的生态思维应该引入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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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的话语体系。
绿色政治理论认为，现有的政治学理论不能为

人类走出生态环境危机提供指导，唯有生态学才能
担起这一重任。正是生态学引导人们重新思考人与
自然生态的关系以及现代政治的议题，由此把生态
思维引入政治过程和政府决策。从我国实际情况看，
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建设绿色中国，“同样，中国的
管理和治理也必然是绿色管理和绿色治理”[ 6 ]。为
此，我国的政治架构已做出了较大调整，生态思维
开始进入中国的政治过程和政府决策之中，执政党
已经深刻认识到，建构生态文明“是关系党的使命
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
题。”然而，中国政治伦理学很少涉足这一重要领
域，把绿色政治引入政治伦理学的话语体系，是当
前中国政治伦理学之要务。

绿色政治申明的责任担当值得中国政治伦理
学学习和借鉴。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提出：“人
人有在尊严和幸福的优良环境里享受自由、平等和
适当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此后，许多国家已将环
境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写入宪法。各国
绿党对此都非常拥护。在他们看来，享有良好的生
态环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因而它既是当代
政治的重大议题，也是政治家和各国政府的重大责
任。政治家和政府要有高度的责任担当意识，引领
企业、社会组织和全体公民承担起各自的环保责
任。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提出的生态文
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战略，与绿色政治所强调的责任
担当具有一致性，习近平所说的“良好生态环境是
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就是对
绿色政治很好的回应，因而生态政治应纳入我国政
治伦理学研究的主题之中。

绿色政治强调的底层关怀对中国政治伦理学
具有深刻启迪。

在西方政治实践中，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公共
利益是否得到维护，是评判公权力道德价值的标准
之一。但公权力存在着以权力集团利益取代公共利
益或与特殊利益集团相勾结，进而损害普通民众利
益的危险。绿党看到了这一危险，因而他们坚决反
对权利集中，主张权力分散，支持个人和团体自决，

因为唯有分散的权力，才能将道德关怀播撒于底层
民众，如失业者、一部分陷入贫困的妇女、老人、残
疾人、少年儿童、同性恋者、外籍劳工以及吉普赛
人。此外，他们还提出，所有商店和企业（饭店和宾
馆除外），周日不得营业,以便其员工有时间与家人
团聚和休闲。不仅如此，绿党反对暴力政治和核军
备，认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是无辜的平民百姓。绿
色政治对底层民众这种强烈的道德关怀，应该是政
治伦理学弘扬的伦理精神之一。

绿色政治提出的社会理想为中国政治伦理学
打开了一扇窗。
“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社会公正的生态社会主

义社会”，是红色绿党的社会理想，建构一个全球性
的“生态共同体”则是绿色绿党的政治追求和社会
理想。这是因为，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都具
有全球性质。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维护，要求人
类摒弃阶级偏见和国家界限，为共同的生态环境利
益而结成生态共同体，人类的未来必将是绿色的，
绿色将构成人类整体幸福的底基。这里的“生态共
同体”与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异曲
同工之妙，为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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